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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京港高铁雄商段正式开通运
营。

前一天晚上，聊城人睡不着。
我也是。
鲁迅在《故乡》中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屈原在《离骚》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前一句说，路是走出来的；后一句说，找路

的过程，漫长而坚定。
这两句话，聊城人读了多年。今天，我们

终于可以说：这条路，更加宽广了。
聊城的路，是从水开始的。
大运河穿城而过，是这座城最早的“高速

公路”。明清时期，临清钞关税收居全国八大
钞关之首，鳌头矶上帆樯林立，大运河里商船
往来。那时候的聊城，是北方的商业重镇，是

“富庶甲齐郡”的繁华都会。
与繁华运河交相辉映的，是城中央的那座

光岳楼。明洪武七年建，全楼榫卯相扣，不用一
钉，明代便有“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誉。康
熙四次登临，题匾“神光钟暎”；乾隆九过东昌、
六次登楼，赋诗十三首，将其列为南巡行宫，御
笔亲题“天下第一楼”。一座楼、两位帝王、十三
首诗，那时候的聊城，天下本就不敢小看。

后来，运河慢了。
随着铁路、公路的兴起，运河的水虽还在

流，但船少了，码头冷清了。聊城人站在运河
边，看着远去的帆影，默默问自己：我们的路，
在哪里？

直到1996年，京九铁路伴着一声汽笛在
鲁西大地铺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天
下不敢小聊城”的报道——把沉睡了百年的底
气，重新唤醒。

2023 年，济郑高铁开通运营，东西向通
了。但聊城人心里还悬着一件事：南北向呢？

今天，答案来了。
据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会消

息，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
速350公里，北起雄安，终至商丘，串联冀鲁豫
三省。它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一
纵，是京港台高速通道的骨干——聊城人脚下

的铁轨，一头连着雄安的千年大计，一头连着
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繁华。

其中，聊城段101.1公里，设临清东、聊城
西、阳谷东三站。

临清、阳谷，从此结束了没有高铁的历史。
聊城西站，济郑、京港十字交会，从普通节

点跃升为区域枢纽。
一站直达19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北上

京津、南下粤皖，再也不用中转绕行。
四年攻坚，一千四百多个日夜。建设者在

工地上风吹日晒，沿线群众签字征地、配合迁
改——这条路，是国家修的，也是每个聊城人
一起蹚出来的。

有人说，建高铁是国家的事，和我一个普
通人有啥关系？

关系大了。
你是学生，可以2个多小时到北京，周末去

大学听一场讲座，寒暑假坐着高铁去实习，不
用再抢那几张难买的卧铺票。

你是病人，到北京的大医院，可以实现当
天去当天回，不用再住旅馆，让家人陪着折
腾。就医的路短了，心里更踏实了。

你是打工人，在北京、天津上班，周五晚上
回家，周一早上返岗，家不再是“远方”，周末不
再是“在路上”。

你是做生意的，济南、郑州、合肥、南昌等
城市，当天往返谈业务，“坐着高铁去参展，带
着订单回聊城”不再是口号。

你是老人，孩子在外地，想他们了，买张高
铁票就去了，不用再等孩子“有空回来”。

你是游客，可以“乘着高铁游聊城”。29家
A级景区门票减免，80万元消费券已经备好；
10月1日、2日新青年音乐节，22组乐队已经
就位。临清的什香面、阳谷的五更炉熏鸡、东
昌湖的月光，都在等你。

开通初期，聊城西到北京西最快2小时12
分钟。有人问，不是说一个半小时吗？

这并非极限。雄安至北京西段是城际铁
路，列车需降速，这是过渡期水平。待丰雄段
建成、2027年一季度全国调图后，时间还会更
短，车次还会更多。

快，是高铁的本色；慢，是暂时的等待。

“路过聊城”正在变成“留在聊城”。这不
是冰冷的口号，是饭店老板的笑脸，是酒店前
台的忙碌，是每个聊城人钱包里实实在在的收
入。

高铁是地上的路，还有一种路，在心里。
我常想，阅读也是一条路。
一条让你走得更快，一条让你走得更远；

一条缩短空间距离，一条拓展心灵边界。但它
们的本质相同——都是连接，都是从“这里”到

“那里”，都是让一个人，有机会看见更大的世
界。

这八年，小水滴读书会在聊城走的也是这
样一条路。从一间小屋开始，一群人、一本书、
一盏灯。最难的时候，是刘欢的《从头再来》陪
着我们：“心若在，梦就在。”

路不管是铁轨铺的还是书页垒的，都需要
一样东西：耐心。

四年攻坚，建设者在工地上风吹日晒；八
年深耕，点灯人在书房里熬更守夜。没有一条
路是容易的，但每一条路，都值得。

最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数字，而是数字
背后的人。

临清东站的天花板，模拟着波光粼粼的运
河水面；阳谷东站的设计，融入了水浒文化的
豪迈；聊城西站的出站通道，打造了“江北水
城·两河明珠”的主题景观。

修高铁的人懂，路不只是用来走的，还是
用来记住“你从哪里来”的。

走得再远，也记得运河的水；跑得再快，也
带着水浒的气。

这就是聊城人的路。
明天清晨，第一趟高铁将驶出聊城西站。
站台上会有人挥手，车窗里会有人张望。

有人去北京追梦，有人回聊城团圆，有人坐着
这趟车，去见那个想见很久的人。

运河的水流了一千年，光岳楼的风铃响了
六百年，高铁的路刚刚启程。

如今，地上的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但路
的本质从来没变：它是连接，是希望，是传承。

从“天下第一楼”到“天下不敢小聊城”，从
一条铁路到黄金十字，聊城人走了很久很久。

路在脚下，也在心里。

今天，聊城圆梦南北通途
■ 刘胜前

耿介耳先生给我写书评说：他本应似六朝
散人。学文学、具诗人气度的他，自由、洒脱，
我看他是放旷天地之人，应该是刘伶、阮籍或
者嵇康。

直白些就是：这人自由散漫，当时算不上
好学生！

上世纪80年代，校园里充斥着浪漫与激
情，文学、哲学和爱情漫天飞舞，大学可真是个
名副其实的“象牙塔”，里面的人似乎个个不食
人间烟火。著名教授宋遂良先生说：这是群爱
做梦的孩子，有梦想就有追求，我喜欢！

那时的文学社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从大一
开始，几乎每个系都有。我们上大一时在山师
北院，离市区有三四公里，除了济南的同学，很
少有自行车，进城或回老家坐公交要在水屯路
步行大半个小时。有次跟外地的同学去大明
湖划船，穿着运动鞋在水里泡，脚上的皮肤发
白、褶皱，回学校的路上火辣辣地疼，好几天下
不来床。

偏有偏的好处，可以埋头写诗，不被外界
的嘈杂干扰，对社团组织也不是很感冒。经常
有了点灵感，就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或者一
大早在小清河边凝望日出，在傍晚看着夕阳发
呆——为赋新词强说愁吧！耿介耳是我们当
时的辅导员，刚毕业没几年，对我们很宽容，偶
尔课间检查在宿舍逮到我，也不严加责备。我
很感激他，那一年写了几个笔记本的诗，偶有
发表。

大二那年，要好的文友老解做了系文学社
社长，便拉我入伙，一起编文学刊物《地平线》，
让我当主编。为出这期刊物，我们到系里各年
级约稿、座谈，认识了不少文友。一位低我一
级后来经商挺成功的前“文学女生”前几年到
学校，还专门让文学院领导通知我去陪同，一
起回忆过往，我发在《地平线》上的诗歌、小说
她至今记得。小说的名字叫《太阳雨》，写的是
青涩年代对爱情的懵懂向往和求之不得辗转

反侧的迷茫，其实更像在述说一个梦境。文章
的结尾是这样的：黄昏时，让我为你吟一首诗
吧。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是春天……

老解的散文功夫了得，中学时就在全国获
过奖，《地平线》上有他的散文诗《时光的骏
马》：

“把日子收拢像收拢你的羊群，等候驿道
上有尘土翻滚有马蹄声达达，等候有旅人飘然
而下走进无防的城门。

“牧人啊，你曾是那么快乐，你在青草地里
奔跑，放飞轻松的纸鸢，你的羊们在山坡上静
静吃草……

“从什么时候起是谁的消息让你的羊群吃
完青草茫然四顾，让你忧郁地抬着一节又一节
草茎。

“那马已扬鬃而来。
“牧人啊，千年古道旁你注定是孤独的城。
“那人打马如飞。”
那时我们很笨拙地编辑着小刊，逐字推敲

不说，连换行都要在稿纸上注明，因此耽误了
不少功课。向系主任要了50元经费，封面是用
A4纸打印的，只印了50本。前段时间整理书
架，从一个角落里翻了出来，逐篇细读，被少年
稚气的文字和情怀感动得不行。

后来又进了校文学社，编了期《寸草
心》——一本延续了很多年的学生刊物，老解
干主编，我当编委。各系都有我们的通讯员，
文章和诗歌水平比《地平线》高了好几个档次，
师兄刘万福的散文《乘普快到深秋》、同级张国
钟的《秋雨心痕》至今读来仍是经典。诗人晓
暮的《大雪的原野》读来美妙又伤感：大雪纷飞/
好的兆头/忧伤的白色封住了谁的小屋/我们的
村庄静静地成长/完美的少女为谁而来……

大三再编《寸草心》时，我当上了主编，依
然在宿舍里偷偷干，不料被一位有些古板的领
导抓了个现行，可能里边的文章很多不是她所
认可的“主旋律”，那期就没能印出来，我这

个晋级“主编”也就成了空头支票。大四时，文
学社主力换成了低年级的同学，比我们精明了
许多，没有费力到各系约稿，只收集了发表在
报刊上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我和老解有多篇
入选。阵仗很是不小，开篇寄语是时任山东省
作协副主席张炜写的：“我认为这些作品所显
示出来的真挚和纯洁才最为动人。它们是来
自校园的琴声，令人心醉神摇。那儿汇集了四
面八方的青春，因而也最生动、最活泼、最富有
希望也无可挑剔……”

写寄语或题字的还有苗得雨、李存葆、刘
玉堂等著名作家。

翻阅 30 多年前的文学社刊，恍若隔世。
时代在变，这些作者中，坚持文学创作的已是
凤毛麟角。他们中，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
的干记者、当制片人，更多的在教育行业任劳
任怨。老解毕业后也很少发表文章，转而研
究摄影，还成了资深“驴友”。国钟语文教得
好，当过中学校长、教育局局长，前些年专职
做起了教师培训，在业内颇有名气。还有几
位同学在教学比赛中拿过一等奖，如此等
等。我虽然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且一反在校
园时的散漫，心无旁骛地赶路，严谨地对待文
字和工作，也收获了不少奖项，但绝大多数与
文学无关。然而无论怎样，当年那些怀揣文
学梦的孩子，踏入社会后经常让人觉察到些
许与众不同——不苟且，不媚俗，于平凡中隐
藏着文人风骨——或多或少吧。

正如张炜所言：一个人终要走出校园，但
他会带上自己的诗。有一天他们在路上相会
了——那不仅是同学的相会，而且还是诗人的
相会。

哦，诗人、文人、文学社，那些远去的、永远
无法忘怀的青春记忆啊！现在的学子们还在
做同样的事情吗？我很想知道，但又怕失望，
便没去探个究竟。毕竟，我们早就不属于同一
个时代了。

“象牙塔”中文学社
■ 齐淮东

岁在丙午，恰值京九铁路通车三十春秋，京港高铁雄商段告
成。北启雄安，南抵商丘，纵贯燕赵鲁豫，横接中原沃野。鲁西东
昌，三站鼎峙，济郑与之交会，遂成十字枢纽。国运昌明，百业盛
兴，邦人咸悦，余欣然作记以志之。

观夫雄商，绵亘千里，贯野穿丘，跨河越垄。北瞻畿辅之云，南
沐梁宋之风。太行逶迤于西，大河浩荡于东。昔者东昌，运河为
脉，漕帆辐辏，曾称天下名邦。然陆路多阻，关山迢递，北赴京华，
必纡回而绕道；南趋豫皖，常跋涉以淹留。商旅苦于途远，游子叹
于道悠。千载之间，士庶翘首，冀通衢之广辟，盼天路之远遒。幸
京九先行，济邯横跨，今雄商又至，此邦人之所盼、时代之所求也。

然则线路之成，岂一朝之功哉！匠者秉巧，众力相酬。历寒暑
而不辍，经晨昏以勤修。凿丘壑以通隧，架长桥而跨流。铁轨延
绵，若苍龙之横野；电杆林立，如剑戟之昂头。千工戮力，克就宏
猷。昔之险阻，化为坦途；旧日蜗行，今化追风。瞬发忽至，破雾疾
驰，真其伟也。

若夫通车伊始，风驰电骛。银车疾驶，掣电凌虚。朝辞燕北霜
月，暮览梁宋烟墟。倘朔风厉冽，寒雾漫畴，原野凝素，旷野萧萧。
穿平芜，越荒陬。莽苍疾驰，乘斯车者，羁旅怀归，念故园桑梓，今
乘奔御风，倏忽千里；行客赴远，览物兴怀，感前程似锦，岁月静好，
不亦乐乎？

至若春和景明，晴光遍野。平畴铺翠，杨柳垂柔。长河漾碧，远树浮浮。列车疾
过，掠阡陌而驰，穿城郭以游。凭窗骋目，览齐鲁之清嘉；凭轼遐观，阅古今之胜流。
乘斯车者，则有心旷神逸，乐往来之便捷；襟怀浩荡，喜邦域之新猷。其乐洋洋，不亦
盛乎！

古者运河载货，济万民之生计；今者铁龙飞驰，启百业之鸿谋。昔漕运兴而东昌
盛，今高铁至而鲁西遒。临清承钞关之旧韵，聊城汇古今之风流，阳谷续忠义之遗
猷。交通之兴，非独便利行旅，更以聚人才、通物产、振文脉、兴九州。此路之成，非
止一域之庆，实乃华夏复兴之兆也。

噫！斯路既成，愿邦人毋忘筑造之艰，常怀利民之念。以通途为阶，以实干为
舟。承千年文脉，开万世新猷。斯轨之利，可垂千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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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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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①

秋风吹得紧，吹得池塘快要见了
底。焦黄的柳叶儿在风里旋飞一阵子，
落在暗绿的水洼边上积成堆儿。

“有为王，那个坐江山哪，非容易
哎——”

这唱腔原本沧桑激昂，此时却在风
里飘忽，不知是从旷野的哪个方向传来，
时断时续。

一片柳叶划过豹三的白眉，他像是
触到了白刃般抖擞精神，念一句“随孤
来”，嘴里“咚呛呛”打起了锣鼓点子。

豫剧《打金枝·坐宫》。豹三一个人
分饰男女两角，端着架势，进三步、退两
步，踉踉跄跄走出韩家班的样貌威风。

②

大柳张原本没这个池塘，只有大柳树
坑。在大柳树坑之前，这里是一棵大柳树。

柳树高大得出奇。树冠笼罩半个村
庄，起风时，柳梢扫得到每家每户的屋顶。

老辈人传说，有走江湖的人打此经
过，断言大柳张风水殊异，必出皇亲国戚
或文武将相。

穷乡僻壤，小村小民，谁能把这话当
真？全村人日出下田、日落还家，土炕锅
台、养老育雏，任凭胡想也够不到达官显
贵的生活。偶尔看一场说书唱戏的，便
忍不住妄想起顿顿食肉吃鱼、日日新衣
新碗的好日子，虽然差之千里，在大柳树
下却津津有味。

豹三生在大柳张，不姓张，姓韩。打豹
三往上数，三代以前都与张姓亲如一家。

豹三祖父小的时候，迷戏，听得呆傻，
耍得痴狂。镇上来了戏班子，连着三天去
看戏，戏班子走了多时，却没见他回来。

韩家班的名声传回大柳张的时候，已
经是几十年后的事儿了。豹三祖父是班
主。戏台上，班主扮帝王，着龙衣黄袍，唱

“王子声”，假声激扬高亢，真声低沉沧桑，
真假声变换流转，台上台下如真似幻。

有一年，韩家班十几口子人回大柳
张躲事儿。初来乍到，逢人打躬作揖，挨
门挨户送上半包果脯。豹三出生那晚，
韩家班在村里遭了劫，钱粮除外，还少了
几身贵重的行头。几个演武行的闹着要
全村搜查，被班主喝令镇住了。

此后好多年，村里人都不安心种地，
看着大柳树哪哪儿都不顺眼。

“韩家班天天唱戏当皇上，占尽了大
柳张的风水，咱们才出不来一个人物。”
这话一出，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窝子。

张家出了名的拧种张攀挑头儿挤兑
韩家班，带着村里人刨了大树。

树没了，留下一个大坑。

③

大柳张所处的地界，方圆百十里无
山峦密林可以藏身。

历史上虽不曾听闻闹过土匪，但打
家劫舍的人还是有的。毕竟会有荒年，
或家里遭了变故。天生反骨根本不会好
好种地过日子的人，被称为“老缺”，大概
介乎盗匪和流民、小偷之间。

豹三打死也不曾想过自己会当上
“老缺”。

豹三五六岁时，韩家班东山再起，成
了运河上的水路班子。豹三还没开嗓就
登了台，拽着秦香莲的手演冬哥。秦香
莲是亲娘扮的，冬哥无唱词，豹三分不清
戏里戏外，呆头呆脑，泪眼婆娑。

兵荒马乱的，豹三学艺不精，每场戏
跟着跑跑龙套，断了帝王将相的梦。十
七八岁时，河道壅塞，商船难行，千里大
旱，土地歉收，韩家班早就难以为继。祖
父遭劫死于非命，父亲苦苦支撑数月后
大病不起，韩家班就此散伙，各谋生路。
武行的两个龙套找到豹三跪倒便拜，发
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豹三只有摇头
苦笑。

二人隔三差五送来些五谷吃食。娘
问来路，豹三心如刀割，谎称是随戏班兄
弟街头卖艺挣的。日子久了，豹三过意
不去，只得伙同那二人干些偷摸抢掠的
勾当。

一日，三人来到大柳张前。一人提
议夜入张攀家劫些钱粮。豹三摇头，那
人便提起韩家班当年在大柳张遭劫一
事，愤然道：“你当这里是家，人家把咱们
当成什么？”豹三一时语塞。

丑时，村里无比寂静，二人黑衣打扮
轻手轻脚潜入。豹三攀上一棵大树，心
乱如麻。

忽然，村中火起，正是张攀家方向。
豹三慌忙从树上出溜下来，拼命向着火
光奔去。

醒来时，豹三只记得自己一次次钻
入浓烟，营救孩子、抢出财物。他咬着牙
长长舒了一口气，浑身撕裂般疼痛。

④

唱了足有半个时辰，豹三气喘吁吁
地瘫坐在池塘边上，目光对着的，正是当
年张攀家的方向。他的眼中仿佛映着一
片火光。定睛细瞧，才看清是一片新砌
的红砖瓦房。

豹三顺手抓起几片柳叶。呆看了一
阵子，痴痴地自言自语道：“柳叶落得也
忒急了些。”

豹三环顾四周，找这些柳叶的来处，
发现池塘周边歪歪扭扭尽是柳树。豹三
想，大柳树是不容易断哩。他忽然觉得，
应该把远方的儿孙召回来，来年开春填
了这坑，插上千百棵柳树，必有一棵长得
高大出奇，就像传说中的样子。

“有为王，那个坐江山哪，非容易
哎——”

豹三颤巍巍站起身，拍去屁股上的
尘土，踌躇满志地念道：“随孤来……”

运河传·随孤来
■ 魏华北


